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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鸡值得拜一拜
□ 鲍尔吉·原野

写给李清照的一封信 □ 魏 新辣笔小新

小说世情

流年碎笔

微语绸缪

编辑手记

“制书”年代
□ 李伟明

非常文青

谋富千年
□ 徐 宁

吃货为什么上不了太空 □ 白瑞雪

此时此刻，我所在的此处，是你九百
三十年前出生的地方。这里有你洗漱时用
过的泉水，有你游玩时翻过的小山，这些
你大概不会忘记。这里还有你的故居和纪
念堂，近千年以来，这座城市一直没有断
了对你的思念。

给你写这封信，我首先得告诉你，我
们这个年代，会用毛笔的人越来越少了，
一次性的圆珠笔，也大都用来签字和会议
记录，好多字常常忘了笔画。我这封信是
用电脑敲的，苹果笔记本，怎么跟你解释
呢？苹果，不是吃的那种水果，而是一个
牌子，就像你们那个年代，济南刘家功夫
针铺有张图，画着一个捣药兔子，写“认
门前白兔儿为记”，苹果就是那个白兔，
是乔家老字号专卖的一种电脑，能当笔墨
纸砚用。你要想不出来，我再说一个你们
那个年代的人，叫毕昇，搞活字印刷的，
电脑里就存着无数的活字，可以用很简单
的办法，就把字调出来。毕昇找字多麻烦
啊，据说有次他把两套活字混到一个版里
了，就只好一个人把相同的挑出来，发现
一对挑一对，因此还发明了一种叫“连连
看”的游戏。

扯远了，我想说用电脑敲字，和用毛
笔写，完全是两种思维模式。毛笔蘸着
墨，蘸着你精巧的构思，通过中枢神经，

准确地落到宣纸上，写一个字，就是一个
字，写错一个字，就要从头再写。电脑
则可以删来补去，移来挪去，拼来凑
去。写小说倒方便些，写诗词，实在敲
不出你的韵味，输入法还经常自作主
张，比方说，你有句“险韵诗成，扶头
酒醒，别是闲滋味”，用电脑敲，“险
韵”很容易敲成“闲云”，甚至敲成
“先孕”，“诗成”不小心就敲成“师
承”，或者“实诚”，我们这个时代的
文学，天然具备以下几个特点：简单，
粗暴，自信，浮躁，泛滥，毫无节制，
和用电脑敲也不无关系。

所以，现在有人用电脑写古诗词更
不靠谱。听说还有一些软件和网站，把
写好的古诗词输入进去，会自动检测出
平仄不符的地方，让你一个字一个字的
调，即使一个根本就不懂平仄的人，也
能弄出一首工整的诗词。就像好多唱歌
跑调的人，通过一个字一个字的录音，
也能弄出一首听上去还不错的歌。你想
像不到吧？

你一共留下五十八首词，其中二十
八首都提到酒，菊花开了喝：“不如随
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梅花开
了也喝：“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
出去春游喝：“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

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
处”；酒醒后照着镜子：“昨夜雨疏风
骤，浓睡不消残酒”。

酒从某种意义上，支撑了你的精神世
界，与老公两地分居，借酒浇愁：“扶头
酒醒，别是闲滋味”；老公去世了，国家
也要亡了，喝不起好酒了，也要喝：“三
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看你喝得那么痛快，我也觉得酣畅。
如有机会，我应请你喝两杯。但我知道，
这只是一个奢望。现在特别流行“穿
越”，就是从一个年代突然“穿”到另外
一个年代，这种情结你应该有体会，很多
人都有，就像你的老乡辛弃疾想穿越到南
北朝，会会“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就
像你们那个时代的文坛领袖苏轼想穿越到
三国，会会“羽扇纶巾”的周瑜；就像你
想穿越到秦末，会会“不肯过江东”的项
羽。

我也想过，如果你穿越到我生活的这
个年代，你还会不会是你？我的担心或许
并不多余。以你的家庭背景，你的知识分
子父亲一定从小就逼你读书，参加各种培
训班，当然，凭你的智商，肯定能考上名
牌大学，然后呢？你会选择出国吗？你们
那个年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辽
国的道宗皇帝，都写诗说自己后悔生在辽

国，希望来世做宋人。现在世界变了，很
多咱们的同胞削尖脑袋，要去你们那时候
的蛮夷之地，或许你也会去，即使不
去，可能也会选择稳定的生活，比如考
公务员，现在这个比高考更像科举，每
年都有大量秀才参加，先笔试，再面
试，男女不限，你要考，应该也轻松，
只要你愿意。文学之路实在太窄，我们
这个年代的作家里，虽然有个叫莫言
的，获了西域以西的一个小国评出的
奖，但也有运气成分，你要想这么干，
就要先在几乎没人看的纯文学刊物上发
表作品，渐渐成为评论家眼中的青年作
家或青年诗人，再顺势加入作协，参加
各种活动，研讨，会议，从县区到国
家，一级一级往上都认可你，读者认不
认可也就无所谓了。我相信你能做到，
但我更相信你看不上这个，你的才华不
允许你如此沉沦，除了喝酒多了会呕
吐，平常时候，你绝不会轻易低头。

不管怎么着，你的一生还常常被我
们这个年代的人记起，你的诗词还常常
被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传诵，我想你会知
足，因为没有人能确定，一千多年后，还
有谁能像我们回忆你那样回忆我们，也
许，他们只能像我们寻找你那样，继续寻
找——— 关于你的一切。

中学时代，我曾经疯狂地自制“书
籍”。

那时候，我的课余时间几乎都花在剪
报纸上面。有些破损的报纸，保存不便，就
取其精华，将有用的部分“截留”下来。时间
一长，剪报资料就多了，翻阅、查看越来越
不方便。这时，我便想出一个好办法，将它
们“文以类聚”，粘贴成册，像出“丛书”般。
这些自己制作的孤本“书”，分生活类、文艺
类、科技类等，五花八门，样样齐全。那几
年，这类“书”我几乎坚持每月“出版”一册，
而且给它们编上“统一书号”。为了使它们
美观些，在编排上可谓费尽心机，才能做到
每页数篇文章刚好吻合成一个整体。

与剪报“辑”书相比，手抄“制”书的经
历更让我引以为豪。那时候，借人家的报刊
书籍，见到自认为有价值的，必抄录之。起
先因为没有“出书”的预见，抄得很潦草。后
来数量多了，感到很有必要按内容整理成
册，于是便越抄越工整，最后干脆将前头不
工整的几册重新抄录一遍（称为“再版”）。
记得有一年寒假，从语文老师那里借得一
部《唐宋词鉴赏辞典》，如获至宝，没日没夜
地抄，连春节这天也不例外，二十来天假期
过去，一千多首词被我一首不落地抄完，还
编为上、中、下三册。开学还书时，右手中指
已被钢笔压得起了厚茧。

读初三那年，我迷上了武侠小说。读得
多了便想一试身手，笔名都取好了，就叫

“全庸”（意思是比金庸还差着两点）。尝试
写了几章，困难就来了：自己不学武术，每
逢小说中侠士过招时，场景描写总是“活”
不起来。咋办？想出了一个笨法子：做笔记。
大约两年时间，我将数十部武侠小说中的
武打场面描写、历史地理知识都抄了下来，
每逢“写作”卡壳时，便翻到其中一段模仿
几招。这样一来，这所谓的“小说”还真“活”
起来了，有关笔记也积累了十几本。

大约四五年时间下来，我剪辑了二十
多本铅印的书，手抄本更是多达数十册，所
抄字数在百万以上。后来读大学中文系，有
些同学惊诧于来自乡野的我在文史知识方
面颇有“博览群书”的嫌疑，我将当年制书
的经历如实道来，闻者无不咂舌。

当然，读大学后，书籍多了，也有条
件买些书了，自制书籍的历史便自然终止
了。当年那些“书”，剪报本因为太粗
糙，且“书老纸黄”，早已废弃不用，后
来干脆塞进老家的灶膛；手抄本则因为付
出心血太多，至今仍珍藏在书箱。

有个姓张的村民，在自家的
宅基地上翻盖房子。他打算盖一
座带地窖的二层楼，地基需要挖
深一些。挖到地下两米之处，出
现厚厚一层青砖瓦砾，清理后又
出现一座老房基。三间规模，坐
北朝南，每个墙角和隔山的连接
处，都有柱子的遗迹，数一数正
好八个。因此确定，这是个四梁
八柱风格的古建筑遗迹。再往下
挖，发现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
子。去掉铁皮，里面是一层石
膏，抠开石膏，里面是一层木
炭，清除木炭后，最里面是一个
红绸子包裹。打开包裹后，包里
的物件竟然是一对花瓶。豆青底
色、光滑如玉、釉面晶莹剔透并
内含微细麻纹。

在场的虽然都是外行，但仅
凭其做工精细、釉面华丽，就断
定是个宝物，不由争相把玩、爱
不释手。突然，有人发现：瓶口
里面有东西。小心翼翼地掏出
来，原来是写在宣纸上的一幅长
卷。行书字体，竖写左始。由于
防潮、防腐措施到位，纸卷俨然
如新，好像墨迹未干。

村里有个老人，自幼学古
文、练书法，正好在场，大家就
请他念一念上面的文字。老先生
接过来一看，第一句就赞叹道：
“好一个工整的黄体。”

大家就问：“什么是黄
体？”

老人解释说：“所谓黄体，
即黄庭坚体。黄庭坚又号黄山
谷，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
家和佛学家。尤以书法最有盛
名，与苏轼、蔡襄、米芾一起合
称四大家。”

大家大多不懂书法，唯对纸
卷上的内容感兴趣，催促说：
“快念快念。上面写了些啥？”

老先生开念：“维大宋宣和
六年七月廿一日”

又有人插话：“这是什么意
思？”

老先生说：“这是古人行文
的一种格式，先标明日期，说明
当日是大宋徽宗皇帝在位时的宣
和六年七月廿一日。”

随着老先生的阅读和解释，
一个古老感人的故事浮出水面：

主人公叫徐子衡，这年61
岁，是个致仕（退休）的吏员。
因不会来事、脾气又倔，从吏30
多年，仅仅熬了个枢密院秉义
郎，官阶从八品，拿到现在，也
就是个副科级科员。若干年前，
老徐被临时抽调到国子监担任会
试监考，遇到所管的“号子”里
有一位举子因为慌忙忘记带毛
笔。没带笔就不能写字，而且交
白卷有藐视考官的意思，会被终
身罢考。见那考生寻死的心都
有，老徐动了恻隐之心，悄悄送
了他一枝。虽说对他是小事一

桩，但对举子来说不啻再造之
恩。后来这个考生中了进士、放
了外任屡屡升迁，始终不忘他雪
中送炭之恩，每次来京城都会探
望他，并屡次邀他到任所一游。
退休后，老徐没事干，不免到处
游历。这年南游，回程经汝州，
听说那考生已升了同知，就冒昧
叩衙求见。知州听说是老徐，倒
履相迎。好吃好喝自不用说，离
别时还送了一对花瓶，对他说：
这是汝州官窑出产的贡品，寻常
人千金难买。回家后不要炫耀，
放之几十年，待改朝换代再面
世。

老徐把花瓶拿回家反复把
玩，越看越喜欢，遗憾的是不能
示众、对人夸耀，不免有些明
珠暗投、锦衣夜行的味道。这
天晚上恰又做了一个梦：时间
是莫名其妙的公元2012年。一
个叫“香港”地方，有个什么
“拍卖行”，一件北宋汝窑天
青釉葵花洗以两亿港元成交，
据说相当于数万两黄金。其
实，即使在当时，汝窑产品也
是相当昂贵的，就这对花瓶，
没几十两银子下不来。自己退
休月薪不过一贯制钱（千文，
相当于一两白银），就是几年
不吃不喝也买不来。几万两金
子，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老徐不知道，自己无意中
穿越了一回，认为这是老天对
自己的启发：自己这一辈儿没
富起来，何不为子孙后代谋千
年计？苏大学士有诗云：今生
读书恨已迟。于是，做了包装、
写了书简，然后埋入地下，并给
子孙作了交代，嘱咐他们悉心守
护，逢迎太平盛世挖掘开启。

人们常用“沧桑”一词，其
词源本意是：沧海变桑田或桑田
变沧海。是指在漫长的自然进程
中，地表地貌会发生巨大变化。
就说老徐当年那老宅，千年之
间，因为洪水、战火不知毁坏、
淤积、重盖和易手多少次，届时
的后人如何找得到？如果不以房
屋做参照物，而标以经纬坐标也
许好些。

当然，张家房主也没得到。
当地政府听说后，以地下文物归
国家所有的法律依据收缴了该
物。但也没有让他白忙活，发给
了数万元奖金。据说，这对花瓶
价值数亿元人民币，已成为所在
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人们听罢这个故事，无不唏
嘘，同时也感激千年前的有心人
老徐。不由就想：仅就瓷器说，
如果宋朝以前的人都这么做，具
备谋富千年的思想意识和文物观
念，吃饭、喝茶、鉴赏和洗刷时
小心别弄坏了，多余过时的攒着
埋起来，现在的珍品还不多了去
了。

一张脸，像枣那么大，比枣红。上
方悬一只黑眼睛。是的，一只眼。另
一只眼睛长在对面的脸上。这是一张
沉醉多年的面孔，像鸡血石那么红。
如此鲜艳的脸庞，眼睛理应是黑色，
是的，公鸡有黑色的眼睛。它的眼睛
全是瞳仁，没地方长眼白。眼白对它
没什么用，它不需要翻白眼。红与黑
构成公鸡的面目，还需要什么？喙。
是的，它需要吃东西，吃米或沙粒。
在红与黑之外，公鸡长出向下弯曲
的、坚硬的、黄色的喙。黄喙配合黑
红好看极了，这是德国国旗的颜色组
合。红脸上的尖喙，如果不是黄色该
是什么颜色呢？绿色？滑稽，吉普赛
人和鹦鹉才这么搭配。紫色、蓝色和
灰色都不对，公鸡的黄喙流露正气，
也叫阳气。喙的上端像倒扣的船，镶
嵌出气的鼻孔，不必专门长一只鼻
子。人用鼻子吸气，用嘴吃饭，是两
套班子，鸡合而为一。想想也是，如
果人的口鼻长成一体也没什么不行，
但满口的牙没办法安置，鼻腔盛不下
这么多牙。人之杂食需要牙，人的胃
和肠道也需要牙把食物磨碎。鸟类连
鼻子带嘴囤于喙上只适合吞咽不嚼的
东西。

红黄黑是公鸡面孔的主调，色彩
不错，但有点秃。公鸡早明白这个，
头上早有一顶大红鸡冠子戴着。冠子
即帽子，但公鸡的冠子是肉的，一走
一哆嗦，神气。从工程学角度说，鸡
冠子不管吃不管喝也不管视力与消
化。它管文化，文化即无用之物中的
用处，装点王侯之气。公鸡仿佛知道
自己鸡冠子神气并为此纠纠然。只有
鸟类有冠，其它动物都是无冠者，连
老虎这么威严的兽王也无冠。人之冠
是别人做的，皇冠也是工匠造完扣在
皇帝头顶上的。公鸡的冠子为爹娘所
赐，戴上了就摘不掉。但冠子常常成
为公鸡们互殴的受害物，公鸡掐架之
后鲜血淋漓，血来自冠子。公鸡的冠
子在上，颌下有肉坠呼应。下坠亦鲜
红，滴水形状，是一对，与鸡喙呈90
度，与鸡冠构成T式结构。公鸡作为
艺术品，构图很完美。

公鸡头设计得不错，而它的羽毛

更美。如果说鸡头是工笔细绘，鸡的
羽毛则是大写意，印染工艺有一种反
光物质染织，如壁纸。公鸡羽毛中也
有反光材料，在阳光下流光溢彩，羽
毛折射光芒又有各自的色彩，比金鱼
更绚丽。公鸡最美的羽毛是颈羽，
王羲之当年做鸡毛笔用的就是鸡之
颈羽。鸡颈羽短而分层，颜色由浅
入深，像胸前挂满了勋章。公鸡发怒
时，“勋章”如雨伞一样打开。脖子炸
出一圈羽毛的公鸡是可爱的，虽然它
在生气。生气的公鸡脸更红，爪子开
始发力。炸开的颈羽像给它的脖子套
了一个飞碟，仿佛在旋转。生气也是
公鸡的本领，它一身的武士气质，如
果脾气温顺，就像一个假货了。公鸡
更美的羽毛，或曰美的巅峰是它的
尾羽——— 高高耸立，如流苏一般垂
下，这近乎奇迹。它的尾羽翘那么
高干吗？超过了头顶。这也属于文
化，为了好看。从造型说，公鸡是
一个倒三角结构， 上 端又是马 鞍
型。它的脚像高脚酒杯的脚一样支
撑身体，匀称、简洁、有力。公鸡

为了让造型显得更美，常把一只脚
缩进羽毛里，独脚支撑。武术中的
金鸡独立即由此而来。齐白石说画
公鸡要把它的爪子画得抓地 。 没
错，一只脚支撑这么一大堆美术品
一定要抓地。鸡爪子黄色，与喙呼
应。喙和爪是公鸡的武器，用黄色
标出来了鲜明。

我们看到的公鸡雄姿都是它的
侧影。正面看鸡看不出什么名堂。
而看人要从正面看，人的两只眼睛都
在正面摆着，相貌也在正面。人是前
后扁，鸡是左右扁。人没有尾羽这
些名 堂 ，侧面 太 平凡，跟鸡没法
比，差远了。公鸡（包括母鸡）走
路有趣，脚一伸一缩，像按京剧的板
眼行走，一步不多也不少，等候鼓点。
鸡原本是飞行物，变成家禽之后才开
始走路，走成了这个样子。法兰西人多
么懂得美。他们艺术高超、科学昌明、
作战也厉害，在海外有过许多殖民地。
法国人不崇拜熊，不崇拜熊猫，他们崇
拜公鸡。公鸡值得拜一拜，它是美和勇
敢的化身。

不只是我，我发现很多人都
有选择困难症。

双十一时，闺密叹曰，网购更
累，哪里是货比三家，三十家都不
止。就连买几本书，也颠来倒去拿
不定主意(绝非经济困窘)。分析
起每本书的优劣来头头是道，什
么“我买了这本，好处是什么”，

“我买了那本，遗憾是什么”，最后
却说：“我到底买不买了？”

啊啊，听得我都抓狂，“三思
而后行”，也不是这个思法啊？据
传杨绛先生回复过一位学生的留
言，这位学生有一大堆的思考和
问题，伴随着愁云惨雾的迷茫。杨
绛只说了一句：你就是想得太多，
做得太少。

在我看来，这句话适合几乎
每一个人。在脑子里想象一件事
情的时候居多，但真正动手去做
的时候很少。

就拿写作而言，大多数人脑
海中奔突的念头是，标题怎么办
啊，到底怎么开头啊，我怕自己写
不好，既然写不好，为什么还要去
写啊。

另外一些人恰恰相反，脑海
里已有很多宏伟篇章的构架，为
此心潮起伏，汹涌激荡，夜不能
寐。

然而，再伟大的作品也是要
一个字一个字码起来。万丈高楼
必须平地起，写一篇文章，多少
都是一次煎熬，你得有精力花在
构思内容上，花在两段之间如何
衔接上；你更得有精力花在自我
怀疑与自我否定上，你还得拿出
文字虐我千百遍，我待它仍如初
恋的心态，才能进行下去。

还有写完之后能发表吗？会
被别人接受吗？这种种的压力和
焦虑，又岂是写作独有，简直是这
个时代的通病。

而这个时代的认知又强化了
这种病。

哲学家施太格缪勒想想尼
采，然后便自问自答：“未来时代
的人们有一天会问：二十世纪的
最大失误是什么？在二十世纪，人
们把物质说成是唯一真正的实
在，唯物主义哲学成为绝大多数
国家的官方世界观。”

那么，二十一世纪有什么失
误？我不说最大的。人们经常说一
句话：现在的人太浮躁。什么是浮
躁？就是恨不能孩子在一夜之间
长大，事业在一日之间崛起，恨不
能一夜暴红，一夜暴富。

城市贫民在家里翻出个祖传
尿盆鉴定后发现是文物价值过千
万，这样的故事不是小说里的虚
构，我们这个时代，只看结果，省
略过程，让那种叫浮躁的病更加
严重。

写作恰是治这种病的一剂良
药。

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哪
怕日记也好，不但可以梳理一下
自己的人际关系，还可以站在对
立面替你讨厌的对方想想，为什
么他会那样想那样做，而不是任
由某种情绪缠身，随波逐流。

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清
晰地感知时间的流逝，从各种想
法里摆脱出来，专注手头的事情。
你会清楚地知道，在任何一点点
看得见看不见的成就下面，需要
付出多少努力作为基础。

当一个人感受到真实的压力
时，才会感知到生活和生命真正
的质感。那么，他的选择才可能是
一种选择，他的渴望才可能是一
种渴望，也终究有达成的希望。

所以，拿出你的笔，敲击键
盘，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吧。

作为一名狂热的航天粉，每一次载人
航天飞行期间，我出现紧张、兴奋、刷屏
等各种症状，那是必然的。不过我也遭到
了科学家朋友的鄙视：人家都在谈论航
天工程的战略意义和黑科技，你尽关注
天上吃啥了！

有人看门道，有人看热闹。其实，
载人航天器里的就餐问题可不仅仅是个
看热闹的小事。你看神舟十一号返回舱
归来，两名航天员把啥都留在太空了，
却不忘带回一窝花儿一样绽放的生菜。
以我的小人之心度航天员之腹，在被袋
装食品折磨了30来天后，他们得有多大
克制力，才能忍住不去咬一口这绿油油
娇滴滴的新鲜蔬菜啊！由此判断，这两
人都不是吃货，吃货执行不了中长期航
天飞行任务。

这是真正的天价菜。单是计算从火
箭发射到返回舱着陆的搭载成本，一窝
生菜的价值就能把意大利Alba白松露、
伊朗Almas鱼子酱等等忽悠全球土豪的
著名昂贵食材秒成麦当劳。

关于为什么选择生菜，中国航天员

中心的专家是这样解释的：一来生菜在
地面上的种植技术比较成熟，二来生菜
的生长周期是一个月，与本次在轨飞行
时间吻合……

等等！我最爱的豌豆尖表示不服！
遍布我国南北的豌豆尖，播种30天即可
采摘，微微加热即可食用，而且每过一
周左右就能长出新一茬，具有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的可持续战斗能力，极宜
太空栽培。

关键是，它太好吃了。在地面辅以
干红辣椒清炒，点半勺鸡油入汤，火锅
涮两筷子捞起，或者来几根点缀一碗担
担面，皆是美不胜收。素菜与肉类同煮
时前者往往是小配角，豌豆尖则扭转了
我国餐饮界的这一歧视性局面——— 即
便与双头鲍携手烹龙庖凤，其色泽依然
曼妙如昔，其滋味不尽清香，以无可撼
动的头牌地位为蔬菜界争了口气。

微信群聊 天 ，各种分歧各种抬
杠。突然有人说，我老家弟弟刚收了
几亩豌豆尖，给你们寄点吧。一行行
地址瞬间喷薄而出，不同政见的各位

节操尽失，转而热烈讨论一个达成高
度共识的问题：快递什么时候能到？

去年，国际空间站的货运补给任
务屡屡失败。估计站内同志们的那个望
眼欲穿，跟女人等双十一包裹的心差不
多。作为构建和谐宇宙的重要举措，要
是有几盆豌豆尖孜孜不倦地吐绿，必能
极大鼓舞他们坚持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天宫二号”进行蔬菜栽培实验的
新闻经新华社播发后，有读者评论：
“看到了吧，我们发展航天技术，真
的只是想种点儿菜改善下生活！”这
届读者好赞，完全领会到了我国航天
工程“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
宗旨。

不过，“改善生活”并不是一个
像“先赚上一个亿”那么小的目标。
载人航天器内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
系统是航天员的生命线，第一代叫“非
再生环控生保技术”，也就是说，多少东
西带上了天，才能吃多少。然而火箭的
发射能力总是有限，于是有了第二代

“物理化学式再生环控生保技术”，通过

物理、化学方式实现氧气和水的循环利
用。国际空间站公布的一段视频中，日
本科学家若田光一泡着咖啡愉快地说：

“不知道我这杯装了谁的尿！”你看，科
学真是我们破除心理障碍、轻松生活的
利器啊。

太 空 种 植 则 代 表 了 第 三 代 系
统——— “受控生态生保技术”，植物
不仅提供食物补给，还能平衡人呼出
的二氧化碳。因此，在轨植物栽培是
未来深空探测长期飞行的一项关键技
术。“决定你能飞多远的是思想的高
度与深 度 ” ？扯。决定 你 能飞多远
的，是你在太空舱里种菜的水平。对
于这一难题，世界各国都在探索中，
神舟十一号带回的生菜即为我国一枚
小小成果。

探索之路山高水长。在中国空间站
建成蔬菜大棚之前，无美食不好好干革
命工作的吃货们恐怕是上不了天的。所
爱即所制，让我们心心念的东西便是软
肋。不仅吃饭，世间万事何尝不是如此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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